
亞洲運動會（八）

銀髮時尚
香港是典型而
又功利的資本主

義社會，對於貪得無厭又極度缺乏
安全感和視野的資本家來說，剝削
就是本質，而這種本質在金錢主導
下的世界觀就是汰弱留強。而所謂
「強」，就是年輕力壯，尤其在互
聯網主導的新經濟時代，加上同溫
層效應下，更是年輕人天下。
年輕人在成長期或走向成熟的過
程中，因為願意吸收新技術和新知
識而努力，這當中表現出的活力和
激情，以及與時俱進的思潮，容易
感染或影響到他人，自己也因而顯
得有魅力。加上頻繁的社交生活和
對外交往，較注重形象，是故，在
時尚產業，往往以年輕人為爭取對
象。所以，我們看到的廣告，都以
青春四射為主。
以往做高端時尚雜誌時，看到的
市場數據往往是，讀者年齡在30歲
以下為主，但一個有趣的事實對比
卻是，雜誌刊登的歐美名牌時裝廣
告，一個包包或一襲時裝價值動輒
數萬元乃至十數萬。以這個年齡層
的讀者月收入，根本消費不起。所
以，不時聽到品牌公關抱怨。
然而，在歐美社會，消費群比較

成熟，同類刊物在當地的平均讀者
年齡可能是逾30歲以上的高級管理
人員，消費能力和品牌針對的對
象，相對較匹配。而歐美人的審美

觀也非僅限於幼嫩的少男少女。記
得有一年，法國《費加羅報》附屬
周刊舉辦「十大魅力」之類的讀者
票選，冠軍不是當紅明星或妙齡名
媛，而是年逾50的前名模、女企業
家Ines de la Fressange。反映社會對
魅力的要求不僅僅是皮嫩肉鮮的性
感，而是深具內涵、發自內心的美
感，以及由生活經歷累積出來的睿
智。
在新世紀的西方時裝天橋上，仍

不時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紅極一
時的超級名模，至今都已是五六十
歲的「後中年」，甚至有年逾古稀
的「少老年」。這些人除了無可避
免的皮膚皺紋和頭髮花白，只要平
時注重保健，稍作修飾，也可頓顯
神采，散發另類吸引力。她們也可
以成為這個年齡層的時尚代表。
可見，上了年紀的人只要解放思

想，跟上時代步伐，在幫手照顧孫
子、老伴的同時，花點時間裝扮自
己並勇於表現自我，同樣可以成為
大眾焦點。所以，近年在日益老齡
化的社會，如日本和中國內地開始
出現不少銀髮偶像或長者網紅，予
人眼前一亮。這不僅僅是個人形
象，也是社會觀念進步或轉型的體
現。
任何人都會老去，這是人生的必

然規律。重要的不但是老而彌堅，
更要老得時尚，老得輕鬆。

2014 年的亞運
會，韓國仁川於
2007年4月在科威

特經亞奧理事會投票，以32票比13
票擊敗印度新德里奪得主辦權，令
韓國成為第三次主辦亞運會的國
家。那時韓國為了加強申辦成功機
會，還答應資助2,000萬美元給一些
在亞運會未曾奪得金牌的國家，此
舉也是獲得大部分國家投票支持韓
國仁川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每次亞運、奧運會，甚至世
界盃，在投票選擇主辦權國家時，
很多時都會牽涉到政治及金錢利
益，我們也經常在一些新聞報道中
得知很多有關這類型投票所衍生的
醜聞；但無論怎樣，能夠奪得亞運
會主辦權，對國家及城市的知名度
會大大提高，雖然成本是很高，像
該屆仁川是用了16.2億美元，但以
國家形象而言也是值得的。
亞運會對於亞洲區一些體育發展中
國家或地區來講，是給予她們提升體
育水平的一個平台，香港就是實在的
例子：從1986年漢城亞運會，車菊紅
為香港首奪第一面金牌開始，到2014
年的仁川亞運，香港該屆已奪得共43
面獎牌（6金12銀25銅）。香港運動
員在各方支持下，成績正不斷進步
中，雖然如此，但香港市民中有多少
人會留意到呢？而香
港的電視傳媒有幾多
篇幅去報道呢？雖然
電視媒體正有走下坡
的趨勢，但到目前為
止，始終也是主流媒
體，收視超過百萬觀
眾，有時更達到200
萬收視，我相信如果

香港隊爭奪金牌的那一刻，收視必定
會很高，奈何現時各電視傳媒機構仍
未肯投放資源去支持亞運會呢！
2018 年印尼雅加達、巨港亞運

會，由印尼兩個城市聯合舉行，原
本這一屆亞運會在2012年11月由越
南河內奪得主辦權，但由於越南經
濟出現問題，加上越南國內聲音也
不十分支持，導致越南河內在2014
年宣布放棄主辦，而亞奧理事會也
經商議後，決定將這屆亞運交由印
尼主辦。而香港在該屆印尼亞運會
的電視轉播權也沒人問津，主要是
各電視台已經答覆沒有興趣購買，
只得有線電視回覆是：如果不用付
版權費的話，他們是會考慮轉播亞
運會的，因為除版權費外，製作費
也需幾百萬港幣；最後，在亞運會
開幕前不足兩個星期，經協商後，
有線電視付了不足十萬美元之數，
就購到了亞運會電視版權；而大會
因所收到的版權費太少，相應地對
有線電視作出了有限制轉播時數的
規定，由於這個規定，所以有些香
港隊決賽的項目，也未能轉播回香
港給觀眾收看。
2022年中國杭州亞運會很快就到

了，中國在主辦大型體育項目已有
相當豐富的經驗，所以應相信這次
主辦的亞運會，將會是一個出色又

成功的亞運，但如果
香港電視傳媒心態，
如過往一樣，對體育
項目還是欠缺支持
度，那體育界是否需
另找方法去作出應
變，讓香港觀眾能熱
烈地支持本土運動員
呢？

上一篇我寫的是「回憶
何世禮將軍」，沒想到回
響頗多，有讀者囑我再多

寫一些有關何將軍軼事，有朋友竟說，要謝
謝我！說是時代久遠還有人寫何世禮云云，
甚至有人說，我的這篇專欄可以列入教科書
教材！因這是愛國教育；尊貴如何世禮卻不
屑於去做英國人，要做中國人！這種愛國精
神應該讓時下的年輕人看看云云。
而與何將軍忘年之交的阮文賓醫生說，

當年何世禮到英國學軍事，需要宣誓效忠英
女王，他拒絕！「我是中國人，只能效忠一
個國家——中國，我不是英軍，為什麼要效
忠英女王？」他離開了英國軍事學校後到法
國軍事學校，也曾在美國軍事學校學習。他
通諳英語、法語、粵語、普通話，這樣一位
不可多得，具有國際軍事學習經驗的人才回
到香港，選擇遠赴東北做張學良的副官，啟
蒙他的忠君思想，開始一生報效國家的軍旅
生涯。
何將軍一生對國效忠，

對妻專一，他與妻子伉儷
情深；阮醫生見過何夫人
洪奇芬女士，雖然也是一
位混血兒，但具有中國傳
統婦女賢良淑德的美德，
是一位好妻子，好母親。
何世禮在抗日戰爭中染到
了 斑 疹 傷 寒 病 （Ty-
phus）；據阮醫生說，此
病源頭來自滇緬。何世禮
發高燒不退，連自己的夫
人來看他，都認不出。最
後在何夫人悉心照料，以

及軍隊醫生全力治療下，終於康復。
筆者請阮醫生談談何世禮的飲食口味，

阮醫生說︰「何將軍不吃燒乳豬，因為何將
軍聽過豬的悽慘尖叫聲；他走出來看，原來
是有人正在殺小豬，因此他看到燒乳豬，就
想到那一次的親眼所見，太殘忍了！」還有
就是何將軍不能飲某一種中國茶，一飲就出
症，究竟哪一類茶，阮醫生記不清了。
阮醫生曾見過張學良，事緣何世禮請阮

醫生到台灣遊玩，宴客時見過張學良夫婦。
緣分真是奇妙的，不需邏輯的；往往自己親
生子女，未必與自己緣分深厚，反與自己沒
有血緣關係的年輕人，可成為忘年之交。例
如︰蔣中正與張學良，張學良與阮文賓，都
可說情同父子。
收筆之前，筆者想提出，據資料顯示，
1995年何世禮捐資東北大學50萬美元興建
「何世禮教學樓」，但阮醫生卻認為應該是
「張學良樓」，因1998年阮醫生有份陪同何

世禮一起前往東北大學觀落成
禮。筆者查閱資料，與張作
霖、張學良關係深遠的東北大
學，並沒有張學良樓，只有座
張學良雕像。
何世禮特殊的海外背景，令
蔣介石很感興趣。到台灣後，
蔣介石希望何世禮斡旋中美關
係，做一個「外交將軍」。何
世禮以釋放張學良為條件，蔣
沒有答應，何世禮也就沒接蔣
介石的差事。1959年，何世
禮以陸軍二級上將的身份退
役，移居香港經營家族產業，
任香港《工商日報》董事長。

再談何世禮將軍
香港疫情反彈，有人歸咎於放

寬了食肆管制，上月中旬父親節聚
會令人鬆懈，但細心人從第三波疫

情爆發的高峰期，以潛伏期7-14天推算，與6月底
至7月初的遊行集會不無關係。
晚上有劇集《殺手》陪伴你，殊不知第三波「殺

手」無聲無息來到了身邊，政府和市民都有點措手
不及，大家都要「急剎車」。預約了的飯局要取
消，剛恢復的健身課程被叫停，在安老院的長者也
無法探視。
第三波爆發當天有9宗本地感染個案，上午新

聞還未出，室內運動課、餐聚如常，新聞報道後
還以為是個別事件，翌日個案翻倍至25宗，始知
不妙，推了餐聚、停了運動課，一心全身而退。殊
不知，第三天急升至34宗，有個漏網的約會急
Call，朋友已坐於餐廳內等候，唯有趕往應約，
餐廳正是某患者曾到過的商場，朋友手上一大袋
戰利品，也是來自有多名職員感染的某大化妝品
牌連鎖店……
無論你多麽小心，剎停了多項活動，有時還是防

不勝防。
到超市購物，駕車進入停車場量體溫，經天橋到

對面商場找洗手間，量第二次體溫，來到洗手間門
口量第三次體溫。雖然情況有點失控，但恐慌指
數並不太高，因為有了第一波疫情的經驗，個人
衞生一直在做，口罩供應充足，家中防疫品又不
缺，糧食供應正常，在家隔離還是不難的，只是
社區氣氛驟然緊張。
有香港居民求避疫，寧可排隊過關往深圳自費
在酒店隔離，這情況與香港疫情第一波時有很大
反差，當時不少港人針對內地，高喊「封關」，現
在輪到你需要出逃了，內地有沒有要求「封關」？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做人與做事，千萬別

太過，世界輪流轉啊！

無聲的「殺手」

書展延期，就算
主辦機構估計疫情

下人流不如往年，相信場面也不減熱
鬧吧。一向活躍慣了的香港人，最耐
不住獨困家中，本來就不放過任何大
小與群體有關的節目，尤其是極具正
能量色彩的書展，必然興趣來得更加
濃厚，類似食肆最後一天結業/百貨
公司5折大減價/佛誕搶頭炷香的情
況，同樣在書展出現也不稀奇。
就是感覺大多數書展遊客，跟食
家/購物者和善男信女們那股衝勁，
似乎都是同一批的行動派，只不過差
別在不同人龍中年齡略有參差。
愛書是好現象，傳送出來一陣子的
文化氣息，都足以令城市閃亮好幾
天，蜂擁入場愛書者愛得那麼飢渴那
麼狂熱的大動作，是不是在其他城市
的書展都出現過，
因為不曾看過其他
城市的書展可就不
知道了。
至於有人說買書
不讀書的人多，也
不知道是否言過其
實，曾問過幾個書
展常客，坦白笑着

承認全未讀過的，就算為數不少，也
不足引以為怪，買來的書未能全讀，
本來也是讀書人一般習性，半點不奇
怪，完全不讀才奇怪；全未讀過的，
是藏書家不是讀書人了。據知有些另
類藏書家則為了作者的名氣而買他的
書；有些只為了愛上書的包裝和封面
之美。
說香港人買書風氣盛過讀書風氣，

話也未必說得不對，哪個地方讀書風
氣盛也不盛，倒容易看得出來，其他
地方不知道，就說巴黎，記得旅遊巴
黎時第一天，抵埗後第一時間跟朋友
逛她家附近的公園，就看到公園座椅
上有個法國女孩子在看《小王子》，
以後好幾次都在例如咖啡店之類不同
地方，看到不同年紀性別的讀書人在
看不同類型的書，但是在香港就從未

見過有人坐在公園長椅
上看書，從而便可知法
國讀書風氣之盛。
那時智能手機還未普

遍流行，相信今時今
日，打開手機看網書的
法國人，也一定較香港
打開手機看電影聽歌的
香港人為多。

買書與讀書

隨着冷空氣的又一輪逼
近，新冠病毒也給澳洲人民

帶來了一輪新的驚嚇，才放鬆了沒幾天的澳洲
人又重新陷入了悲催的境地。
不久前澳洲才被評為疫情中「全球最安全的

國家」，在各州逐步解封之後突然迎來了第二
波的疫情爆發，短短的時間內全國新增確診近
200例，這對迄今為止全國確診僅7千多例的澳
洲來說已經算是驚人的大反彈，於是確診病例
最多的維州和新州又開始緊急封州，地理位置
相對獨立的西澳洲亦開始人心惶惶。
這些天在朋友圈和各大網站「刷屏」的一個

視頻，是一對中年華人夫妻在美國洛杉磯機場
雙雙跪在值機台的行李秤上求工作人員讓他們
登機的畫面。視頻裏，那位丈夫聲音淒慘地哭
喊，跪在他旁邊的妻子則不住地哀求，值機
的工作人員似乎很無奈，又是好言相勸，又
是提醒那對夫婦，若影響別人登機他們就要
報警，那位丈夫最後崩潰地躺在地上嚎啕大
哭起來，他的妻子和另一位年邁的看似兩人父
輩的老人合力也無法將他拉起來，最後老人亦

情緒崩潰地走開。
據媒體介紹說視頻中的夫婦是因為今年年

初疫情蔓延後就被困在美國一直無法回國，
好不容易買到了機票，卻因為健康碼的填報不
符合要求而無法登機，對此跟帖的網友各有各
的說法，內地的網友有許多認為那對夫婦在機
場的大哭大鬧很丟人，影響了國人形象，而在
國外回不了國的網友大多感同身受，深深地理
解那種思念故土，卻有家不能回的無奈導致的
崩潰。
同樣滯留在澳洲無法回國的本呆對此深有體

會，自從民航局在緊接着「五個一」之後又規
定回國的中國籍旅客必須提前通過微信小程序
填報防疫健康信息開始，健康碼亦成了壓在本
呆心上的一塊大石頭。最初填報的時候生怕自
己忘記了，想起來就去填一次，有時候一天會
填5、6次。有一次真的忘記填了，眼睜睜地看
着健康碼由綠變紅，那架標誌着可以登機的綠
色小飛機不翼而飛，想着千辛萬苦買到的機票
幾天之後就要作廢，而下一張機票又不知何時
能夠買到，真是把自己急得關起門來很丟人地

大哭了一場。到了第二天，航空公司通知航班
取消，雖然又暫時不能回國了，卻還是忍不住
鬆了一口氣，至少機票錢可以退回了。
對於能夠買得起機票，可以按時間去填健康

碼等待回國的同胞算是比較幸運的。前不久看
到網上的一則求助信息，也是一位到澳洲探望
在此讀書的孩子的母親，滯留了小半年，內地
工作的公司因為疫情倒閉，收入沒有了，旅遊
簽證又不能在澳洲工作，澳洲物價高，孩子的
學費要交，母女倆的房租、生活費是一筆很大
的開銷，高價的機票根本買不起，也不知何時
才能夠回去。
和女兒聊天，談到學校已經放寒假了，與我

們合租的她的同學原本想回國和父母團聚的願
望也因此落空。女兒說她的同學很想家，很羨
慕女兒有母親一直陪在身邊。於是，在心疼年
紀尚小的孩子之餘，便又很慶幸在疫情期間自
己能與女兒相伴，少了彼此遠隔重洋的擔心和
思念。
但願疫情早日過去，在外的遊子都能早日回

家。 （澳洲漫遊記之二十五）

有一種思念叫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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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芳姑姑不是我親姑，
她是我五爺爺家的小女
兒。五奶奶本來生了3個
女兒，大姑和二姑幼年夭
折，只剩下春芳和一個小

兒子。當年，剛生下小兒子，五爺爺怕有什麼
閃失，非要去找算命先生取個「牢靠」的名
字。村裏的算命先生拿出一根五彩絲線給小
兒子拴在手腕上，說：「叫『拴住』吧！這
樣，鬼怪也拉不走他了。」我6歲的那年，拴
住已經20歲，我見了他就喊「拴住叔叔」。
拴住叔叔體健貌端，可是，他有個很明顯
的生理缺陷。他的個子十分矮小，只有145厘
米。這種身高，在村裏被人戲謔為「二級殘
廢」，所以，拴住叔叔的婚事成了五爺爺家
的一大難題。五奶奶為此和五爺爺沒少吵
嘴。五奶奶說：「當初你非要找算命先生取
名，這可好了，真給拴住了，什麼都正常，就
是不長個。」五爺爺說：「長得矮怎麼了，
活着比什麼都好。要不是這個名字，說不定也
隨着大妮和二妮走了呢！」五奶奶說：「春芳
是咱自己取的名吧？不也活得好好的嗎？」
五爺爺被五奶奶的話噎住了，只好閉了嘴。
拴住叔叔上過幾年學，是村裏為數不多的

「文化人」。那時候，村裏重男輕女風氣很
重，春芳雖然比拴住叔叔大3歲，可也沒機
會上學。村裏姑娘，18歲就有出嫁的。春芳
到了婚嫁年齡，也有人上門提親，都被五奶
奶三言兩語打發走。直到25歲，春芳也沒出
嫁，天天在爹娘眼皮底下下地幹活。常言
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春芳的婚事
壞就壞在族裏那位封建老先生出的餿主意
上。老先生曾提議用春芳給拴住叔叔換一門
親事，五爺爺和五奶奶聞聽此言，大為心
動。老兩口商議了一個晚上，決定先不給閨
女找婆家，等機會給小兒子「換親」。
春芳知道了爹娘的想法，死活不同意這種

包辦方式，憑她的長相，找個好婆家沒有問
題，而不是被爹娘像物品一樣「換」出去。
無奈，五奶奶眼淚汪汪求着她，五爺爺橫眉
怒目瞪着她，「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

果春芳不服從安排，家裏就有可能絕了後。
春芳心軟，最終還是屈服了，她嫁給了鄰村
的趙懶漢（綽號），換回來趙懶漢的妹妹大
梅姑娘。拴住叔叔喜氣洋洋做了新郎官。新
娘子樣貌還說得過去，只是說話有點結巴。
以拴住叔叔的自身條件，他怎會嫌棄呢？他
當寶貝一樣哄着，沒幾天，就和大梅姑娘蜜
裏調油一般，成了一對恩愛夫妻。我見到大
梅姑娘的時候，喊她「拴住嬸子」，她每次
都很快樂地應着，可見她對這樁婚事並不
抵觸。五奶奶和五爺爺以為這步棋走得很
妙，喜得眉開眼笑。
春芳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跑回了娘家。

五奶奶一開門，只見親閨女臉上青一塊，紅
一塊。春芳號啕大哭，大罵趙懶漢不是人，
不但不幹活，還饞嘴，他嫌棄春芳給他做的
飯不好吃，兩人拌嘴拌惱了，抬手把春芳暴揍
了一頓。春芳的哭聲把恩愛的拴住叔叔和拴
住嬸子給驚醒。大梅為哥哥辯解，說哥哥懶
歸懶，從不動手打人，肯定是春芳也有不對
的地方。拴住叔叔向着老婆，也跟着數落春
芳。春芳愈想愈來氣，說了聲：「我去死！你
們拿我不當人。」村頭原來有一口井，春芳知
道井裏曾經淹死過人，她拔腿就往那裏跑。
她確實跳下去了，但是並沒有死，因為那井
早就成了枯井。春芳受了傷，躺在炕上，發
着燒說着胡話，一連串地說：「你們不是我
親爹娘，不是我親爹娘！」五爺爺和五奶奶自
知理虧，在一旁唉聲嘆氣。春芳的傷口還沒
痊癒，趙懶漢就派人傳話說，要是春芳不回
去，大梅必須離開拴住叔叔回娘家。沒辦
法，一家人又哄又騙，把春芳給糊弄了回去。
不久之後，那邊傳出了春芳的閒話，說她

不安分，跟附近村裏某人好上了。有一次，
兩人在柴火垛旁邊說悄悄話，被趙懶漢拿刀
砍了過去，春芳倒是沒傷到，某人當場死
亡。趙懶漢因此被槍斃。趙懶漢死了半年
後，春芳竟然產下了一個女嬰。這個女嬰是
誰的，誰也說不清楚。趙家擔不起「野種」
的名聲，何況又是個女孩，就由着春芳抱孩
子回了娘家，再也不聞不問。

春芳回到了娘家，五奶奶和五爺爺顧念着親
情，也就顧不上臉面了。俗話說，花開一季
兒，話說一陣兒。大家都同情春芳的不幸遭
遇，閒言碎語漸漸地也就沒人再說。孩子的
爹是誰不重要，關鍵在於她是春芳親生的。
春芳的親女兒，自然也就是五奶奶和五爺爺的
親外孫女。這個關係理順了，一家人也過得親
親熱熱。聽說，這期間還有幾個熱心人給春
芳提過親，都被她冷着臉一口回絕。那個女
孩，小模樣俊俏，也很活潑，叫銀花。春芳
說，希望自己的女兒永遠有銀子花。春芳常常
抱着銀花到我家串門。銀花愛笑，笑起來咯咯
的，清脆悅耳，無憂無慮。每逢這時，春芳也
跟着笑，她的笑容酸酸澀澀，着實讓人心疼。
一轉眼，我離開家鄉20多年了。前幾年，

我回老家的時候，問及春芳姑姑。母親告訴
我：「你春芳姑姑的閨女，別看沒考上大
學，做起買賣來腦瓜可真靈活。這幾年，她
在咱縣城裏賣服裝發大財了。剛給她媽買了
三室一廳的樓房，花了100多萬呢。大家眼
瞅着銀花開着小轎車把她媽接到城裏，你春
芳姑姑這回可享大福了！」去年，我回村裏
照顧生病的父親，見到春芳姑姑，她熱情邀
請我去她家住兩天。我們兩家沒出五服，算
是近親，我也無須客氣，得了空，坐上公交
車直奔春芳姑姑家的美麗花園小區。
銀花有自己的幸福小家庭，沒和春芳姑姑

一起住，只是時常來看看她媽。偌大的房
子，只有春芳姑姑一個人。春芳姑姑已然六
十出頭，她這幾年保養得好，特顯年輕，完
全可以用「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來形容
她。她把家裏也收拾得乾乾淨淨。令我吃驚
的是，春芳姑姑現在認識很多字，智能手機
玩得相當順溜。我問：「姑姑，您自己一個
人寂寞嗎？找個老伴得了。」春芳姑姑微笑
着說：「銀花提過這事，我沒答應。現在，
我每天晚上去跳廣場舞，自己過得舒坦着
呢！」春芳姑姑放開音樂，在客廳裏跳起了
她新學的「鬼步舞」。看着春芳姑姑生龍活
虎的樣子，我不由得翹起大拇指，說了句網
絡流行語：「小夥伴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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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芳姑姑的「老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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